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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品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做“公知”

齐鲁晚报：您理想的知识分子
状态是怎样的？是入世的，还是与
这个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周国平：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作
用是多方面的，而且我相信知识分
子也应该是多类型的，不应该是一
种类型。一个社会需要特别关心现
实的、能够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提
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
子现在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认
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的，但并不
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去做公共
知识分子，都对当前的政治、社会
问题发表意见，首先人的志趣不一

样，比如我就不适合当公共知识分
子。

除了公共知识分子以外，还需
要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现
实保持距离的，能够从人类更根本
的价值去想问题，但是中国的传统
强调知识分子要关心现实。按照儒
家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
是要成为帝王师，结果最后帝王师
没当成，成了幕僚，其实很多公知
也想当幕僚，结果还当不了。当然
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是很好的，是真
正的公知，有骨气，我也很欣赏，但
这样的人并不多。

齐鲁晚报：有没有一个理想的
知识分子的样板？

周国平：民国以前的封建社
会，没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只有一
个文人传统，但文人的正道就是去
当官，当不了官就去当隐士，儒道
两家嘛，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勇士，对当时的
社会进行批判，最后给自己招祸，
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独立
观察社会、提出自己意见的传统。
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民国开始形成
的，这在很大程度也是受西方的影
响。

齐鲁晚报：您提到西方有一个
重视精神追求的传统，但我们好像
更强调有没有用，更功利一些。

周国平：我一直说中国文化有
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实用品格，做任
何事情，哪怕是精神领域的，也要问
有没有用。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着
的功用，才承认它是有用的，如果看
不见、摸不着，但对精神有用，我们也
不认为那是有用的。这实际上是颠倒
了。人是万物之灵，精神属性是人的
高级属性，精神属性本身的满足难道
对人就没有用吗？为什么高级属性的
价值要用能不能满足低级属性来评

价呢？当然人的低级属性也要满足，
人要生存。但是在生存问题满足后，
就要把人的精神属性的发展、满足放
在主要地位，解决生存问题的目的是
让你作为人来生活。

齐鲁晚报：您之前有篇谈知识
分子的文章，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
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也
和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有关。

周国平：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谈
了，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
请我去做讲座，我讲了严复和王国
维的例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

时的角度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
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西方哲
学的核心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我们
接受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实用，当然
也情有可原。比如严复，接受英国自
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是为了中国
能够富强，所以他往往对西方自由
主义里面强调自由本身就是价值这
一点看不明白，他强调自由了以后，
每个人的能力就能发挥，然后这个
民族就能进化，就能富强。当然这也
有道理，但是这还是一个大实用。精
神本身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一
点我们特别难接受。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对话周国平———

哲哲学学家家的的幸幸福福与与困困惑惑

幸福的生活不是没有困惑

齐鲁晚报：您的新书是谈幸福
的哲学。现在社会上谈“幸福”的书
很多，不少是心灵鸡汤式的，成功学
式的说教也很有市场。您对此有什
么评价？

周国平：心灵鸡汤看你怎么定
义了，很多人说我的东西也是心灵
鸡汤，但是我不承认。其实心灵鸡汤
是很肤浅的，而且很雷同，就是一些
小哲理加点小情调、小故事，基本是
这样的模式，掌握了这个模式，可以
批量生产，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觉得真正有思想含量的东西，一
定是这个人被某个大问题困扰，他
努力思考，去寻找答案，讲出来的东
西一定不是可以炮制的，一定有他

独特的地方，因为是他的问题，他就
不能用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自己解决
问题。心灵鸡汤基本是似是而非的，
成功学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垃圾，
什么幸福的秘诀，大家一起喊什么
话就幸福了，我觉得真可笑，这是非
常丑陋的社会景象。

齐鲁晚报：您在写《幸福的哲
学》的时候，有没有困扰您的问题？可
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不幸福，活
得很焦虑。去年茅于轼老先生还写过
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您
又如何看这种普遍焦虑的社会现象？

周国平：对我来说，困惑是有
的，焦虑少一些。因为焦虑是具体

的，焦虑是你某种愿望受到挫伤后
的情绪，但我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
强烈愿望，在这一点我看开了。但你
说困惑、苦恼的话，每个人都会有，
我不认为幸福的生活是排除了困惑
和苦恼的生活，那样就不是人了，也
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寻找怎么
当神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应
该的，那不是人的状态。关键是我们
为什么事情困惑、烦恼，我觉得不值
得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苦恼，但现在
很多人都在为这些东西烦恼，所以
我把幸福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个
人幸福，那是由你的价值观决定的，
另一个是公民幸福，那是和整个社
会的状态密切相关的。

哲学被教育搞坏了

齐鲁晚报：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您看来，
对一般人而言，哲学是不是一种奢侈品？

周国平：既是奢侈品又是必需品。对于一
个还要为生存挣扎奋斗的人来说是奢侈品，
但从根本上是必需品。哲学的含义是“爱智
慧”。什么叫爱智慧呢？就是不愿意糊里糊涂
地活着，要把人生的道理想明白了，才能活得
踏实一些，这就是爱智慧，这个难道不是每个
人的需要吗？谁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但是很
多人没看到这一点，或者他对哲学没概念。哲
学的概念已经被我们的教学搞坏了，认为就
是那些教条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
有经过真正的哲学训练，全是说教，讲一些大
人不相信、孩子听不懂的话，认为这就是哲
学，我觉得很荒谬。

齐鲁晚报：您的另一本新书《人文精神的
哲学思考》是思考人文精神的，20 年前有一
个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您看来，当年提到的
诸如文人精神萎缩、功利主义等问题在今天
是否依然存在？

周国平：问题当然存在。实际上我觉得那
次讨论不够深入，是有问题的。我了解那次讨
论的背景，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这里面有一
种情绪，我当时就感觉到了。你回想一下，
198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荣光啊，在中
国的舞台上扮演着英雄、精英的角色，自我感
觉特别好，但是到 1990 年代初被边缘化了，
当时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失落，知识分子的
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作为知识分子，你的
社会角色暗淡了，你就失落了。这就是问题，
我觉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最重要
的还是一个精神定位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
要对这个社会的精神走向进行观察，要做到
这一点的前提是，你自己是有精神追求的。但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个毛病，过于看重自
己在社会上的角色。然而这种社会角色和他
的精神追求往往是脱节的，甚至他自己没有
多少精神追求，只在那里喊口号、指点江山，
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一贯有自己的精神
追求，是不会感到严重的失落感的。这实际上
是角色感的挫败，而不是精神上的觉醒和痛
苦。

周国平集哲学家与畅销书作家两个身份于一
身。研究尼采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而
一系列富有哲理的散文，又让他走向大众。近两年，
这位哲学家经常受邀参加演讲，一个比较常见的话
题是“幸福”。在焦虑情绪尚比较普遍的今天，哲学家
周国平如何解读幸福？近日，周国平在济南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专访。

《幸福的哲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周国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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